


 

 

导  读 

长篇平话小说《燕子笺》，十八回。不题撰人，署“玩花主人

评”。其实此本并无评语。玩花主人为何许人，待考。 

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，清初梦凤在明末阮大铖（百子山樵）《燕

子笺》传奇暖红室刻本跋中，言曾见明初平话小说《燕子笺》：“从

顾氏假得《燕子笺》小本，仅有平话而无曲文，分六卷十八回。……

小本平话无年月可考，而纸墨甚旧，当出明初叶刊版。”如此语可

信，那么平话《燕子笺》产生于传奇《燕子笺》之前，传奇《燕子

笺》系据平话小说改作；而今存迎薰楼刊本与小本平话是否一书，虽

不能肯定，但应有某种必然联系。 

梦凤跋中所列小本平话十八回回目，与今本完全相同，仅第八回

“因医病细说情由”，今本作“因医因细说情由”，第二个“因”字

显系误字；第十二回“秀才新选入幕宾”，今本作“秀才新邀入幕

宾”，“选”、“邀”皆可通，属异文。但十二回回目与传奇四十二

回回目却完全不同，而今本小说正文与传奇说白亦相吻合。因此，我

们推测，今本或是明本的翻刻本，或原本小说失传、残缺，今本据传

奇改作。今本应刻于清初或清中叶。 

小说与传奇内容一致，是敷演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。叙唐扶风茂

陵才子霍都梁，高才博学，文韬武略，在安史之乱中，与郦尚书之女

飞云成婚；后中状元，又授了宏文馆学士兼河陇节度使，亦与妓女华

行云结为夫妇，二妻双双得到封诰。 

小说主题思想突出，善于刻画人物，结构集中而完整；特别是对

话生动，文字流畅，尤富小说特色。 

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迎薰楼刻本，标点整理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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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别恩师来都应试  馈良朋水墨观音 

扶风才子，嫖姚后裔，霍姓都梁。挚友长安取应，为试期尚远，

追欢笑，暂过平康。丹青笔，听莺扑蝶，小像写云娘。不料朱门有

女，与青楼一样，窈窕相当。 

把春容笺咏，燕子衔将。被同侪计构，更名姓，决策勤王。二美

并，麒麟高阁，走马状元郎。 

——汉宫春天地间，惟婚姻一道，总由天定，莫可人为也。有三

媒六妁得就姻缘的，也有始散终成才全匹配的。更有那东床坦腹是择

婚眼高的，屏风射萑是宿缘暗合的。还有那红叶流水竟结丝箩，纩衣

题诗欣成眷属的。自古及今，难以枚举，独有才子佳人凑合最难，往

往经多少离合悲欢，历无限是非口舌，才能完聚。总而言之，须得月

下老人婚姻簿上注了姓名，虽然受些险阻，到底全美。我故说：“婚

姻一道，总由天定，莫可人为也。”闲话休题，我且举一件最奇的故

事，说与看官们听。 

且说大唐元宗年间，有个才子，姓霍，名都梁，表字秀夫，扶风

茂陵人氏。原是嫖姚后裔，近来流寓西京。生得貌赛潘安，才过班

马，浑身潇洒，满腹文章，不止歌赋诗词，还晓丹青妙技，只是双亲

早逝，室家未偕，异地漂流，萍水游荡。幸蒙玩任广文先生，姓秦名

若水，是位老成前辈，与霍家世交，因爱霍生才学，邀在署中读书，

朝夕谈论，甚是相合。这日，霍生独坐书斋，忽生感叹。说道：“近

蒙秦先生以国士待我，甚深感激，但念自己景况，孤身无倚，不免凄

凉，不知何日能遂凌云之志，得效于飞之欢，才完我终身大事。今当

春明时候，景色撩人，不能到郊原闲玩，且在这书院周围池苑游赏，

一面消遣消遣。你看：池中梅花倒影，岸上莎草铺茵，才过残冬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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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明媚，果然另是一样景象。闲常想那潘安仁容颜美丽，每逢游玩妇

女见了他，掷果满车，偶因元宵佳节，遇佳人遗金雀一只，结了姻

缘。后住河阳，名为花县，千古流芳。我霍都梁虽有才学，功名未

就，红鸾未盟，为何这样命薄?”正自己嗟叹，忽见本学一个门斗，

走到跟前，手里拿着一封书信，见了霍生，说：“这封书是鲜于相公

稍来的，说道长安今岁黄榜招贤，他已起身，在路上客店中，专等相

公同行。”遂把书递过来。霍生接在手中，拆开封口，暗暗念完，

说：“既是鲜于相公已行，我就收拾早晚赶上，与他同去极好。”门

斗说：“在下极承相公看顾，但斗胆有句话，不好说得。”霍生道：

“但说何妨。”门斗说：“我看那鲜于相公做人，比不得相公。猫头

鼠眼，不是至诚人，况且花柳场中，不觉着意，不要学坏了，不如各

奔前程才好。”霍生道：“多谢你好意。只是我与他同窗日久，暂与

共事，也自无碍。等我登科后，自然好歹分明，不能相染。你与我请

秦爷出来，当面辞过，明早好行。”门斗遂把话传进去，秦学官闻

听，说：“今日报来，我已升 阳县令，文凭限定，走马上任，正要

与门生霍秀夫一别而行，不知请出来有何话说。”霍生见老师出来，

施下礼去，秦公答还。霍生道：“门生数年深蒙教训，今日有同窗书

到，说试期已迫，约同一齐取应，特请老师出来拜别，明早便可登

程。”秦教官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喜可喜!贤契高才博学，国士无

双，此去南宫，定占魁选。老夫今日闻信，升任 阳，目下也要打点

上任，有些微卷价，聊代饯行。等候登科，再申薄贺罢!”叫斋夫把

卷价取来，送于相公。霍生接过来，说：“多谢老师费心了。”然后

拜下揖去，秦教官道：“好说。但愿你此去莺迁上苑，鱼跃龙门，便

不负吾属望之心了。”霍生道：“门生菲材，恐不能如老师之愿。书

箱、剑匣俱已齐备，就此拜别，明早好行。”遂拜辞起来。秦学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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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明早老夫也不亲送，一路保重，须要小心。”霍生道：“承

教。老师请回罢。”遂各寝，准备明早起身。正是： 

玉壶春酒正堪携，野店山桥送马蹄； 

此后长安望明月，陇头流水咽东西。 

按下霍生别师赴约不题。却说朝中礼部尚书姓郦名安道，原是科

甲出身，现膺此职，为人端正，不徇私情。夫人鲍氏，治内幽贞，止

生一女，名唤飞云。性格贤淑，容貌俏丽，不但针指百巧百能，又且

甚通文墨，诗词歌赋，件件皆精，但是老年乏嗣，未免不足。这日退

朝回来，衙门无事，欲在园中花下消散片时。因分附院子，快请夫

人、小姐出来。院子进内传禀，只见夫人领着小姐，同到堂中。施礼

已毕，郦尚书道：“夫人、女孩，我年过六十，齿发渐衰，宦场中原

该知足，早避祸灾。但我屡屡上本，求告归休，圣上总是不允，却怎

么样好?”夫人说：“相公，如今国家正当多事，况你年纪未甚衰

老，须当努力公家，岂可遂图私便。”郦尚书道：“夫人也说得有

理。”飞云道：“孩儿见此春光明媚，爹爹退食馀闲，今日办下春酒

一杯，与母亲一同为寿。”郦尚书道：“如此生受孩儿了。”遂各安

席，小姐亲自送酒，郦尚书饮了几杯，乘着酒兴，说道：“我少年登

第，屡受皇恩，今已衰残，常欲告老还家，祭奠祖宗，拜扫坟墓，将

里中亲明族人，朝朝宴会，才慰老怀。争奈安禄山在汉阳谋成不轨，

难以脱身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!我夫妻两个举案齐眉，彼此相依，休

因之嗣，只管凄凉。”遂指着飞云小姐说：“女孩知书达礼，真是女

中魁元，将来择个佳婿，尽可欢畅。”飞云闻言，从（重）新再拜

道：“但愿爹妈康健，情甘服侍终身，何必定结丝萝，反多隔碍一

家。”正在叙谈饮酒，看花赏梅，忽外面击鼓传事说：“有天雄军节

度使、同年贾老爷，差人有书，在外伺候。”郦尚书吩咐：“与我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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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来。”这门官从转桶送进，院子接过说：“禀老爷，书扎在此。”

郦尚书接书拆开，看得明白，然后对夫人、小姐道：“这是我同年天

雄节度使贾公，名唤南种，与我交厚，如同胞兄弟一样，是他差来问

候的。只是礼物太多，那有全收道理!”夫人道：“这来意甚远，受

他一两件，才觉使得。”尚书看完礼单，踌躇了几番道：“也罢，受

了他吴道子《水墨观音》像罢!取过来看。”院子疾慌展开，尚书仔

细端详道：“此画果是吴道子真笔，如今是难得之物。”小姐从旁观

看，道：“这一幅像，给了孩儿供养罢。”郦尚书道：“使得。”遂

叫院子：“你可领了这幅画，装裱齐正，送与小姐供养。”院子说：

“晓得。老爷，本衙门应官、裱背缪继伶，裱手甚好，发与他裱

罢。”尚书道：“这也由你。你可吩咐贾爷的差人，明日领回书便

了。”院子应声：“晓得。”郦尚书道：“明日衙门有事，早早安

息，我们一同回院去罢。”只因这轴画，生出许多事来，且听后回分

解。 



5 

 

第二回  候场期店里栖身  谋叛逆途中打猎 

话说鲜于佶在途中等候霍生，不住在店门口盼望，口里说道：

“我为何约霍秀夫同行?预备场屋中倘不结局，求他代作，代作是我

的救命星儿。我想幼年与他同窗共读时，他生得聪明，又且勤学，手

不释卷，所以养成这样学问。我偏拿起书本来，便生困倦，离了书

房，分外精神起来，这却是甚么缘故呢?”又想：“我别样事情，件

件精通，若要哄我、骗我，是万万不能够的，惟有文墨上偏偏糊涂起

来。再论我家道不乏银钱，油、盐、酱、醋、柴、米、茶，诸班俱

有。要说腹中墨水，之、乎、也、者、矣、焉、哉，半点全无，如此

不装斯文也罢了，无奈心坎上又要博个虚名，每逢进场，称了人家。

无数老兄交卷出来，我又大模大样妄说：“头名显然是我。”这事不

过自己知道耳。今年大比将近，前日曾托门斗约秀夫霍同窗一同应

试，此人才学过人，且为人忠厚，易於撮弄，料场中未免烦他改正，

求他代作，他一定不阻绝我。想他此时也就来了。”抬头一望，只见

佩剑乘马速速行来，将到面前，见了鲜于佶，攀鞍下马，彼此拜揖。

鲜生道：“霍兄来了，可喜可喜!昨日寄去书，想已到了，小弟在此

专候。”霍生道：“前日承兄相约，多有感激，因与学中秦先生相

别，故此来迟，有罪了!”鲜生道：“今日天气晴和，正好行路。

请，请!”霍生道：“如此有僭了。”二人一路上走了些垂杨古道，

接岸长桥；宿水餐风，晓行夜歇，不觉已到长〔安〕地面。进了城

门，绕街越巷。鲜生道：“此处就是向年姚店主门首了。这人小心，

还在他家寓罢。”霍生道：“使得。店主在那里?”店主出来说道：

“原来是二位相公，请里面坐。”二人转进店房，施礼已毕。鲜生对

店主道：“别来数年，这（还）是这样强健，不想是七十岁的老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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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。”店主答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二位相公风采，也比往常大不相

同，今来必定一齐高发了。只是一件，如今场期改在四月初头了。”

霍生问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?”店主道：“为着安禄山有作乱消息，

故此朝中有事，把科场权迟一迟。”鲜于佶向霍生道：“如此说，我

们来早了些，还去家中看看再来，何如?”店主道：“功名大事，没

有个打回头的道理，就在寒舍将就住一住，一两月光阴，也是容易过

的。”鲜生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只是清清的，住在这几间房子里，面

朝日家‘子曰’、‘子曰’，这却挨不过。还在有趣的所在走一走，

耍一耍，才好。”霍生笑将起来。鲜于佶道：“老兄笑怎么?想是笑

小弟才到这里，就要闲游，如此没坐性的?”霍生道：“不是笑老

兄，小弟有桩心事。”鲜于佶道：“老兄心事，小弟猜着了。”遂附

霍生耳边道：“可是这个人?”霍生大笑道：“瞒不过了。店主人，

我问你，我昔年在此相会的女客华行云，在家好么?”姚店主答道：

“闻得云娘自别了相公，一心心只要相从，如今也不十分留客了。”

霍生闻听，遂念道： 

轻风细雨梅花润，走马先过碧玉家。 

按下鲜、霍二生在店中等候场期不题。 

却说安禄山现为范阳节度使，天生异种，滥受国恩，聚草屯粮，

私畜铁骑。凡他节制诸镇，受他要挟，论起理来，朝廷待他何等隆

重；论他自己，富贵已极，也该知些进退才是。谁想他偏偏不安本

分，要生妄想，说道：“争奈杨国忠这老儿，与那达奚王旬一班的

人，常在朝廷说谮咱家，说咱元是奸人，必萌异志，仔细思量起来，

咱在边境，他们在里面，到底出不得这狗头算计。因此上整顿人马，

直犯长安。你看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，近日又差何千年、高邈两人，

假献射生手为名，掳了杨光岁羽，赚破太原城池，好歹歇马数日，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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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就要渡河，这都不在话下。今日天气晴和，众军士，前去帐外沙地

上打围一遭。”众军闻听，不敢怠慢，摆开围场，一齐喧喝，草坡中

烘起兔来。或撒犬，或鹰或箭射，纷纷扬扬，乱乱腾腾，打猎一番，

得了许多野物。军士上前道：“禀大王，可以消停片时，等众人马略

歇一歇。安禄山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只见禄山坐在毡上，命女乐奏

乐、奉酒，真个美女递酒，弹起琵琶，歌的歌，唱的唱，舞裙飘洒，

韵响叮当，痛饮了一会，天色已晚，吩咐回围。正是： 

乱云飞碛满渔阳，旧是蚩尤古战场； 

飞骑归鞍挂双兔，弯弓犹自射黄羊。 

将禄山欲犯长安，暂且按住，至于行云故事，须待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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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 旧知交款留文士  重相会写赠春容 

话说长安一个妓女，姓华，小字行云，生得雅秀，天然姿容，真

是门户班头，平康领袖。虽然品贱，绝不轻狂，胸中常常有从良之

心，但未遇厮称儿郎，所以未敢轻举。自从前年逢着茂陵才子霍秀

夫，与他有旧。只因初逢，不肯起齿，也存着交浅，不敢言深之意。

幸喜目前又来应试，因场期尚远，寄遇京师，行云因接来暂同居住，

以便读书。说道：“你看霍郎聪后多才，至诚不假，私心暗约，可托

终身。今日小雨初晴，瓶花香绽，明窗净几，甚是可人，不免请霍郎

出来闲话一回。霍相公，有请!”霍生闻听，转出画阁，见了行云说

道：“曲意款留，一言难谢!”行云道：“霍郎说那里话。只是陋巷

茅檐，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。”霍生含笑道：“各色花都不

讲，只这一朵解语花儿，饶他踏偏曲江，也没处寻得。” 

行云微笑。霍生望桌上看了看，问：“云娘，这桌上手卷是什么

画 ?”行云答道：“邻舍女伴家借来看的，是一卷《昭君上马

图》。”霍生展开一看，道：“果然画得好。云娘我看你的天姿出

色，与这画上昭君，分明一般模样，不差甚么。”行云道：“诸般不

像，只是桃花薄命，流落青楼，也与他出塞的苦，没甚差别!”说

完，不觉伤感起来。霍生道：“云娘，不必烦恼，小生一向略晓得几

笔丹青。你看，今日流莺啼树，粉蝶过墙，风景宛然如画。我与你画

一幅《听莺扑蝶图》，描写得十分喜洽，免得你欢处生愁，啼痕界

面，如何，如何?”行云道：“久闻霍郎丹青妙绝，只是奴家风尘陋

质，怎好相烦大笔。”霍生道：“好说。”遂将绢铺在桌上，调起颜

色，把笔在手道：“云娘，待小生将你细看一看，方好落笔。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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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从头至脚看去，一面画着，一面又看道：“怎么腮边这一点红

得如此?果然人面桃花了。”行云闻听，忙取镜子自照，又将画一看

道：“果然像到十分。”霍生道：“像只象得你的样儿标致，至于带

笑含频、无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韵致，教我怎么画得出来?”从（重）

新又把《昭君图》与画的比看，笑说道：“昭君，昭君!我说云娘一

定不让的。我岂肯学那毛延寿，故添黑痣，坏你娇容?”行云起来拜

谢，霍生拦阻。行云道：“奴家的意思，还要霍郎把自尊容，也画在

上面，方才有趣。”霍生道：“这却也好。只是小生是下界文魔，怎

敢与个玉天仙并在一处，可不惶恐!也罢，趁此余红残粉，也不得出

丑出丑!”遂起笔来，向池中顾影，又向镜中窥照一番，方才落笔。

不多一时，染抹停当。行云仔细一观，说道：“风流标致，果然活

现，只是你一付文心，连你自己也描写不出。霍郎!你不但文词压倒

一世，就是那丹青，世上那有这样出色的才子!难得!难得!” 

两人正在欢欣时候，那料鲜于佶思量要访霍生。说道：“这几日

身欠些爽利，不曾去看得霍兄。今日不免去寻他，温存一温存，帮衬

一帮衬。到那入场期，才得如此，如此。你看转弯抹角，已是华行门

首。”叫门进去，对霍生道：“这几日小弟在寓中，有些小恙，不曾

时常来看老兄与云娘，违教，违教。”霍生道：“小弟也有些小恙，

因此失候鲜于兄。”鲜于佶道：“兄的病，我都晓得。”因附耳低

语，笑将起来道：“可是这样?”霍生也笑道：“休得取笑。”鲜于

佶因看见桌上的画，问道：“这是那个画的?”霍生道：“不瞒兄

说，是小弟胡诌的。”鲜于佶细细瞧瞧，笑说道：“原来是你两口，

老人家传子孙的神影了。如何象得这样!”将画贴在自己面上。霍生

道：“这却怎么说?”鲜于佶道：“一向不得沾云娘，一沾恐怕老兄

有些吃醋。今日在画儿上略讨他些便宜，莫怪!莫怪!”霍生笑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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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。鲜于佶道：“云娘，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，如此一幅好画，切莫

被人裱坏了。那贡院门首缪酒鬼，手段极高，是答应礼部衙门的，可

着人送去与他裱才使得。”行云道：“这个一定尊命的。” 

鲜于佶道：“今日小弟要发兴吃几杯酒了。云娘也请破例，唱一

个极锁心的曲儿，等霍兄大家乐乐才足。”行云道：“就请到暖阁中

小饮便了。”鲜于佶又道：“霍兄!你与云娘今后不要叫甚么，只叫

做那画儿罢。”霍生道：“休要取笑。”三人饮酒到起更时候，方才

归去。正是： 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图画领春风。 

流莺巧作周遮语，痴蝶深穿宛转丛。 

只这一幅画，生出许多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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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回  臧书吏陈说场弊  缪室婆醉施酒疯 

话说长安一个书辨，姓臧，名不退。他说道：“一切场内编号誊

卷，皆是我掌案。每年有人来打点，也要做一两桩事儿，故此主顾越

多。上年有茂陵一位鲜于的朋友，来央我办办，因机会不凑，不曾与

他成全。那晓有这样好人，分文也不来倒取。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否?

若到时，须去望他一望，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。”正是：闭门家里

坐，钱从天上来。这老臧正在猜望，谁料鲜于佶恰来相访。说道：

“此是老臧的门首，待我敲门。”问道：“有人么?”臧不退闻听开

门看视，见是鲜于佶，拜下一揖，说道：“小弟正在这里念老兄，向

年做事不周，甚是羞愧，反叨厚惠，何以克当!”鲜于佶道：“这些

小意思，何劳挂齿。常言说得好：‘有心来拜年，端午也不迟。’今

年一定要烦老兄，与我着实设个法儿，务必弄得十拿九稳方好。”臧

不退把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有了。我想代作传递，未必一时凑巧，今

科关仿严，字眼关节，一毫不通风，只有一个计较在此：这些号数都

在我手里编过的，只出场时，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，

便将他甚么号数，察得明白，我悄悄打进去，把两家卷上号改了，如

替你做文章一般，又没形迹，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。何如?何

如?”鲜于佶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遂上前拜谢，说：“我家广积银

钱，只想顶纱帽戴。倘能成我功名，不忘大恩。”说过，“如今现封

银五百两，待榜上有名，那时加倍相赠。”臧不退欢喜道：“只一

件：老兄事成高中后、做官时，还要许我一两次肥抽丰才使得，那时

莫要做张智，诸事不应。”鲜于佶道：“说那里话!我们往酒馆内痛

饮一回，临时再作商量便了。”按下他两个计较作弊不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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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说缪裱背，名唤继伶，他说道：“因我平常喜用几杯儿，人人

都叫我做缪酒鬼，且喜手段高强，生意利市，只为礼部衙门是我当

官，时常要去答应。日前礼部郦老爷衙里发出吴道子《水墨观音》一

幅，又有一位甚么霍相公，亲自送来《春容》一幅，手工倒是加倍，

嘱咐我与他上心装裱。”说完，望壁上头说道：“这两项都干透了。

今日天气晴明，不免揭将下来，装上轴头，恐怕他们来取。妈妈，快

拿出糨盆、糊刷来!”老婆闻听，走来说道：“老儿，糨盆、糊刷都

在此。”缪继伶道：“妈妈，有要紧主顾家一两件生意，你可帮衬一

帮衬，完成与他，免得他来取讨絮聒。你来，你来!”遂拿条凳子，

扶着老儿，把画揭下来。说：“这一幅是霍相公送来的《春容》”，

又揭起《观音》像，说：“是郦家的。待我洒些云香末子，装在里

头，这是辟那蠹鱼的缘故。”只见老婆子拿酒肉来，说道：“老儿，

我晓得你的尊姓，裱完时，就要几杯饶刀儿到口了。”缪继伶喜道：

“这是本等。老人家劳劳碌碌，未免要饮几杯，和和筋骨才好。”这

老婆儿遂把酒斟上，劝丈夫饮了，又把肉几片塞他口中，说：“是烧

羊肉，多吃几块。”饮来饮去，不觉醉将上来。说道：“醉了，我们

睡去罢。” 

缪裱背道：“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觉?”老婆儿正然扯住酒鬼胡

吵，却说礼部当值的走来，说道：“这是缪酒鬼的铺面了。里面有人

么?”缪裱背惊问道：“是甚么人?”役人道：“俺是礼部提调衙门，

叫你当官的。”缪裱背开了门，醉醺醺的。役人道：“我们来，无别

的事。今年大比场中，又要糊房，提调老爷叫你去领钱粮出来，好早

叫众人上心快做。”缪继伶道：“好苦恼，真倒运!赤春头上，生意

还不曾做得几件，就要去当官。”众役道：“说不得。你是个当行的

头儿，怎么装憨打呆的?”遂扯着就走。缪酒鬼对他老婆说：“我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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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衙门中，见过就来。这桌上两轴画，一轴是大堂郦老爷的《观音》

像，一轴是那茂陵霍相公拿来的《春容》，倘来讨时，便递与他。”

缪婆道：“你去，你去，我晓得!这几件难道就打发不开么?”只见丈

夫随众役去了。缪婆道：“好没兴，刚刚吃得象意，要与老头儿叙一

叙，答一答，又叫当甚么官。当你娘的官!当你家奶奶的官!还剩下半

壶在此，老娘不免一齐消缴了罢。”遂口对壶吃将起来，吞咽有声。

忽听外有人叫门，只当是丈夫转来，开了门，一把抱住，满口叫道：

“我的老痛肉、老宝贝!你来得正好，我的酒兴儿动了，两个去睡觉

罢，再休装乔了!”这院子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这婆子疯了!你睁开眼

看，谁是你老儿?我是郦老爷衙里取画的，你老儿那里去了?多时发与

他裱的《观音》像，小姐要供奉，催得紧，快拿与我去!”缪婆子手

指桌上说：“画么，画在这里不是?你就不是我老儿，便同吃两杯，

乐一乐去，何妨?”院子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!一个女人家，醉得这样

一个模样。”拿起画来，抽身走了。缪婆起身，犹向外边望着说：

“呸!原来这样不识趣的，这样好热腾腾的酒儿。” 

遂扭着头儿，走了数步道：“老娘这一表人材，难道是歹货儿么?

好没福，好没福!”望桌上一看，道：“画原来拿去了呀。怎么拿着

没袋儿的去?这一轴有袋的落在这里，想是霍家的，且拿进去，等霍

家来讨，交与他罢。”正是： 

老表千年惯作精，阿婆老去有风情。 

不因一轴丹青错，怎得鸾交两处成? 

院子将画拿去，既然错误，不知还退回否?且听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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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 错取画来惊容似  赠诗笺去任燕传 

话说飞云小姐想起《观音》像来，遂叫梅香：“前日老爷与我供

奉的那幅《观音》像，许久不见院子送进来，想是未曾裱得?你可催

他一声，浴佛日子将近，我要挂在小阁中，朝夕供奉。”梅香道：

“晓得。”老院公那里?”院公走来，梅香道：“小姐教我问你，昨

前老爷吩咐你裱得《观音》像，可曾停当否?目下就要供奉哩!”院子

道：“已裱完备在此，正要交与小姐，烦你送进去罢。”梅香接过来

说：“晓得。”遂回覆小姐，画已取来。小姐道：“梅香，这轴画不

比寻常，乃是菩萨示现，须要虔净（敬）。你可焚起香来，待我先展

拜过，然后供奉才是。”梅香将画展开，小姐一见惊呀道：“好奇怪!

原来不是《观音》像，是那一家女娘的《春容》，胡乱拿来了。”梅

香指着画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看与那女娘同扑蝶的人儿，好不画得标

致。”小姐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一个女娘家，怎么同那书生一搭儿耍

戏，那有这般行径?”梅香道：“这幅《春容》也不让《水月观

音》。”遂背身说道：“怎么模样与小姐一般呢?”遂转身向小姐说

道：“这画上女娘与小姐并没半点差错，是何缘故?”小姐仔细又看

道：“只怕是那个随手画的，偶然相像，未必有心。”梅香道：“你

看他安黄点翠，般般相似，那里有没草桥庞儿信笔写成的?”小姐又

端详道：“呀!上面还落得有款，待我看来。‘茂陵霍都梁写，赠云

娘妆次。’”梅香闻听道：“这也奇怪，怎生也叫做云娘?小姐，你

看他螺点眉峰，斜露笋指，满腮红晕，犹如桃花一般立在苍苔上；莲

步轻稳，逞着风流，样儿到觉可爱。又喜那寻花蝴蝶，又一对黄鹂穿

柳鸣啼，景致更觉有趣。”小姐道：“看他画上光景，莫不是刘阮误

入天台，再不然或是相如偶陪文君，真教猜也猜不来的。梅香，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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